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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文學作品，常會碰到使人困惑的字、詞、意象、隱喻、寫作手法等等。即使

是小說這類似乎最容易理解的文學作品，也往往會有很多使讀者困憨的成分。其中文

以二十世紀西方現代棵小說為甚;因為這些小說家都很少寫說教味濃或是道理明晰的

作品。對人、對事、對物、對世界，他們都採取一種比較複雜、多層面、多角度的看

法。他們的作品籠罩著強烈的探索精神，更強調探索時遇到的那種好像看不清、摸不

透、測不準、充滿矛盾的經歷。這種經歷，又往往蘊含了作品的精髓。因此，要翻譯

這些能產生及包容多種對立或相反意義的作品，我們必須考慮一個問題一一如何處理

作品中使讀者困惑的成分。現試舉一例，看看譯者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二十世紀小說家威廉﹒戈爾丁( William Golding )的名

著〈蠅王} ( Lord of the Flies ) 襄面有下面→段描述，這段文字是形容其中一個小孩

一一西門一一被其他小孩殺害的經過:

The circle became a horseshoe. A thing was crawling out of the forest. It 

came darkly, uncertainly. The shrill screaming that ro.se before the beast 

was like a pain. The beast stumbled into the horseshoe. 

“Kill the beast! Cut his throat! Spill his blood!" 

The blue-white scar was constant, the noise unendurable. Simon was 

crying out something about a dead man on a hill. 

“Kill the beast! Cut his throat! Spill his blood! Do him in!" 

The sticks fell and the mouth of the ]Jew circle crunched and screamed. 

The beast was on i的 knees in the centre, its arms folded over its face. It 

was crying out against the abominable noise something about a body on 

the hill. The beast struggled forward, broke the ring and fell over the steep 

edge of the rock to the sand by the water. At once the crowd surged after 

it, poured down the rock, leapt on to the beast, screamed, struck,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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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第一次閱讀這段文字時，一定會感到十分困惑，不清楚 the beast / it 和

Simon 的關係 。 我們不能肯定西門究竟是不是 the beast '也不能肯定小張究竟是把

西門看成是 the beast 還是把他誤當為 the beast 。讀者這種困惑感完全是因戈爾丁

的文字運用而產生的 。 現在讓我們看看〈蠅王〉的幾位譯者如何處理 beast 、 it 和

Simon 這幾個使讀者困惑的字 。 (由於篇幅閥係，我只引用五位譯者對引文第一段的

翻譯) : 

圓圈變成馬蹄形 。 叢林里爬出個東西一一-西門，他陰沉而猶豫地過來了。在他

面前響起的尖厲的阱聲好像在喊痛，他一頭栽進了馬蹄圈 。 2 (陳瑞蘭)

有一個東西從森林里爬出來。吃不準爬出來的是個甚麼東西，黑咕隆略的 。 在

「野獸」面前接子們發出受傷的尖利急、阱。「野獸」磕磕絆絆地爬進馬蹄形的圓

圈 。 刊龔志成)

包圍圈變成一個馬蹄形 σ 有個東西爬出叢林，在電光閃影中躊躇地向這邊走過

來 。 在一佇淒厲的尖時聲中，怪獸撞進了馬蹄圈。 4 (黃錫祥)

圓圈變成馬蹄形。有個身影由森林爬出來，形象暗暗的，很模糊。大家像劇痛

般在怪物面前響起一陣尖叫。怪物跌進馬蹄圈 。 5 (宋碧雲)

圈子變成馬蹄形。有個東西從樹林中爬出來 。 牠黑黑的搖晃不定。在這猛獸

前 'f支子們恐懼的科聲尖銳得如同慘痛的號吽。那猛獸顛鍍著進入馬蹄形內。 自

(楊耐冬)

從這五位譯者的譯法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三種非常不同的處理方法。陳瑞蘭是

用了化困惑為清晰的手法。她可能在第一次閱讀這段文字時，感覺到當時的情況很混

亂，於是在翻譯時便化繁為簡 ， 使讀者清楚知道從叢林爬出來的是西門。龔志成則可

1 引自威廉﹒戈爾T ( William Golding ) (蠅王> ( Lord of the Flies ) ，英國費博出版社， 1969 年英文

版平裴本，頁 168 。

2 引自陳瑞蘭(譯 )(蠅王〉 ﹒杭州:且有江文藝出版社﹒ 1985 年，頁 170 。

3 引 自龔志成(譯) (蠅王卜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5 年，頁 180 。

4 引自黃錫祥 (譯 )(蠅王> '載〈翻譯文學選刊>， 1984 年創刊號，頁 62 。原載〈世界文藝> 1982 年第4

期 。

5 引自黃碧雲(譯) (蒼蠅王卜 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1984 年，頁 200 。

6 引自楊耐冬(譯 )(蒼蠅王> '台北 : 志文出版社， 1985 年，頁 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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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意識到道是作嘉軒慧的手法，所以把 beast 鹿譯為野獸，但又柏:食者感安IJ臣i感，便

把「野獸j 一弱全都加上引號， f實讀者知道ß可謂「野獸」其實敢不是巍的。其他三三仗譯

者，則保留了膝交使人個蔥的成分。

這三種龐理手去去都沒有錯譯的問題，組講來截然不同。原文的第一段，即於戈爾

丁爵的是 a thing 而不是 a child 、It痛不是 He 、 the beast 而不是 Simon '我們初

護這段文字時，一定會以為揖自若有頭猛獸噁然從叢株饗~出來。這就是說:戈爾了接

過文字，使我們聽小該向樣感到一種實如其來的思禮，感興霎時間情誼很混獸。我們

應記得，這事發生的地點是讓林外商毫無i皂廠的海灘，時問是深竄。當時正下著梅花

大雨，雷電交加。桔子的為拍黑，以為叢林真真的有頭猛獸，才始得臨走皇軍長舞，高峰

口號，互精壯騁。正因躊戈爾γ能把話子的心理狀態掏糞'Jj得淋漓盡致;正白為他能使

我們感到孩子的恭聽和情況的混籬，所鼠，縱使我們發現所謂猛獸揀來就是聽門( Si-

mOIl was crying 0慌 somethíng about a dead man on a hill 和It was crying out... 

something about a body on the hil1 這顯個句子使我們猜到攝歡說是西門) ，我們仍

然能夠咱自控手為甚聽會把西門誤當為猛獸。又因為戈悶了使我們能何時從島內人

(即孩子)和島外人的角度看這件事，所以，讀對自門被迫殺的那段文字時，我們的反

應不免續得極為種難。 The beast 這儸各說不斷的出瑰，使我們謀深感受到我于心理

上的思懼是多聽強熱地控制若能們，驅使他們去殺死這頭對生命安全構成威聾的猛

。{反問時我們拉如選撞撞悲體是多餘的，西門其實是唯一能夠替詰子情解懇懼的

人，咽聽他已發現大家所害他的那頭猛獸，原來就是山單上的一異乎E謊。摺此，我們、

讀到孩子是擊西門鈞那一段文字時，便不能不為西門的女危擔心，更不能不感到弦子

的行為是多聽兇殘暴展。

，如果我們閱讀棟嗤闊的譯本，便不能得到造種複雜的閱讀體驗，間為i凍譯

使我們晴空害知道能叢林爬出來的是由門。正因路如此，陳擇的讀者辦還本小說的意

義， -2告會有很不悶的看法;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弦子是如何國惡懼而扭的門說當猛

獸，是盤問把他殺腎。他們品定會認為致于是獸性大諜，才會有道種殘蠱的行為。

看法是可以成立的;阻鷗讀原文的體驗告訴技們，戈爾了不是說人性全是慧的，而是

說[粵、j是人.性的一苗。對付f蔥、J的方法，不是把罪惡的行躊歸咎別人或外在的因素

(例如閥門、，或猛獸的轉擊、或心理上的思禮) ，而是承認、椒面與「惡」是輝、宮內心的事

(在第八露西門和繩玉的艷話中，戈聽了已把這要旨構提帶出來)。但他同時t!L使我

們現扁平口了解到在某種情況下，人對自己的行為，實在不能自主、難以自持。戈爾了

偉大的地方，正在於他能使議者在閱讀的攝程中，深深體會到敵人的難處，以致見到

入按自己的弱點、學史性、惡行用控制峙，雖不會筍悶，卻同持會產生哩u龍之心。我們

從前體會到人之所以聽人，正因人有善惡兩甚至;而人之所以值得憐憫向惜，聞自其藩

的一聶常自某盤擦囡請被禁歡或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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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才、丘克的譯本豈不能把原文賦予讓者都種種朧的踴護體驗再創造出來。聽誨的讀

者一開始便會因為引號的提示，知道「猛獸j不是真的，因;純真11鉅清聽知議段子把西門

誤以為是「猛獸J '也絕對不會態受到我子的思懼，更不會問情及子的機舉行焉。

黃鶴祥的譯本較龍E重視原文的效果。可惜的是鮑把原艾的 It 和第一個 the beast 

略去。在閱讀的過程中，議價It和 the beast 其實都有重要的作用。當'a thi均在引

雯的第…段自蹺時( A thing was crawling 0悅。f the forest ) ，我們不知道 a thing 

究竟是甚麼，無以捧到困惑。然援，忽然間，進[東西j變成了 It ò 還餾 It '加上發

詞 crawli嗯，使我們猜想 It 和 a thing -;t是指一隻動物。要求、後，這接動轉便成了「那筆

野獸J 0 究設是;在、麼一曲事腎?霎時間，我fr，也糊燒了。戈草草7正是通過選議巧鈔的

女字運用，使我們也和于妻子一樣，感到不知所措，所以譯者最好還是把攝種好像看不

清、構不譜、鶴不準的閱讀體驗再窮11進出來。

的譯文本來不錯，大妻女保存了軍文那種詭較緊濃的氣氛。 f度難吾p把 the

beast 譯成f慢轉J '而在還講的前幾暈……嚮拉第五萬藍 Beast from Water 和第六這套

話east from Air-一一她卻把 beast 譯揖f怪獸J 0 自鈍，譯丈議者可能不知道講段文葷

的 the beast 其實就是按子在前幾霸權聽書袖的 the beast '聞單單以露誰手間為西

鬥究然從黑脅中[騁的東J • f要扭的當作不知各的怪物，然接把龜殼亮。無論如冉，
女議者必定不能像際文讀者一樣，從這段文竿見奇詣的 the beast 聯想到j敢于在前幾鞏

常常談到的 the beast 0 譯文讀者可能會棋繞這隻怪聽其實就是那頭怪獸;

否在這段女竿放棄「怪獸j一詞用QÏl:用「怪物j東譯 the beast j叢搞個把整部令麓的要旨

貫通招來的字哩?她是否不品要機增加了這段文寧、甚是是聽聽作品的關感農分呢?

i土問四個譯本還講了的原文文本意義，楊樹冬的譯本都保存下來，所以我認為是

人溝意的翻譯。

這篇女童崇所探討的研j子，讓我們明白譯者有品婆婆小心處理文嘉興作品中令人聽惡的

成分。譯者既要還覺把譯文變得女簡單明晰，文藝慧謹免把譯突變得主七軍女覽複韓福增

加讀者說蟬的困難。能夠避免這筒種轟差，才能在譯文中把作品的酪憨成分保存下

來。當然，我們感須提原著會人問惑的地方捕以仔細分析，弄清這究竟是作者觀意強

泊的效果， j奪去是題為自己聽解力不足而出現的富點。如果分析的結果額示作者是脊意

通過文字的連用高把議草委帶進一fIQl撲楊連離、霧黨掌雪花的境界，那體要我認為譯者是有

責任蠢蠢把這境界再會IJ輩出束的。觀譯二十t史最己獎賽現代碌的小說時，有品要特別留

著:這個問題。




